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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地下硐库首次充气的 

温度响应与局部高温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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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从热力学角度探究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库型式，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的计算方

法，建立了考虑湍流、传热和真实空气特性的硐库首次充气加压过程数值模型；研究了硐

库不同长径比和充气管道入口直径对硐内气体、内衬材料的温升及硐内温度分布的影响，

并针对硐内局部高温现象提出了控制措施。结果表明：长径比较小时（即大罐式储气库），

硐内温度分布较为均匀，随着长径比的增大（即隧道式储气库），硐内温度分布出现分层

现象，并在硐库尾端出现极高温区（闷顶效应）；钢板密封层在硐库充气加压过程中温升

最大，混凝土衬砌温度变化较小，围岩几乎不受硐内温变影响；减小充气管道入口直径可

以一定程度降低硐库内温度，促进向外传热；针对环形隧道式硐型，提出的改进充气方式

可以使硐内温度分布均匀，避免闷顶效应，为工程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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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ype of underground cavern with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rmodynamics, a numerical model of the first inflation and pressurization process of the cavern 

considering turbulence, heat transfer and real air characteristics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ength-diameter ratios and inlet diameters of inflatable pipes on 

temperature rise of gas and lining materials in the cavern and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avern are 

studied, and the control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local high temperature phenomenon in the caver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When the length-diameter ratio is small (large tank gas storag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avern is relatively uniform.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atio of length to diameter (tunnel-type gas 

storag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avern appears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and the extremely high 

temperature zone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cavern (stuffy top effect). The temperature rise of the steel plate sealing 

layer is the largest in the process of inflation and pressurization of the cavern, the temperature chan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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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lining is small, and the surrounding rock is almost not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change in the cavern. 

Reducing the inlet diameter of the inflatable pipe can reduce the temperature in the caver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romote the outward heat transfer. For the annular tunnel type cavern, the proposed improved inflation method 

can mak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avern uniform, avoid the stuffy roof effect, an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ngineering design. 

Key words: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cavern; cavern typ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2017—2022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年平

均增速为 8.88%，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

增加最为显著。能源清洁化和低碳化已成为全球能

源发展的不可逆趋势[1-2]。目前，常见的清洁能源如

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和不

可持续供给的天然限制。为实现对清洁能源的高效

利用，大规模储能被视为关键措施[3-6]。我国的储能

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以示范应用为主，其中

压缩空气储能系统（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CAES）因其成本低、布置灵活、清洁无污染等优点

成为众多储能技术中最具发展前景的研究热点[7-9]。

CAES 电站利用压缩空气作为介质，在电力需求较

低的时段，使用多余的电能驱动压缩机，将空气压

缩进容腔进行存储，待电力需求增加的高峰期，释

放高压气体进行发电[10]。这使得储能电站要在 1 天

内完成 1 次到多次的充放循环，以履行削峰填谷，

调节电网灵活性的职责。这种运行模式下，储气库

内空气压力和温度在电站整个运行的过程中不断

变化。目前，CAES 发电系统普遍采用地下硐库的

设计方法，主要有 3 种可用的地质类型：枯竭油气

藏或含水层、岩盐溶腔和人工开采硐库[11-12]。本文

主要针对人工开采有衬硬岩硐库在 CAES发电系统

运营下，硐内空气及内衬围岩的热力学变化情况进

行研究。 

目前，关于储气硐库内压缩空气热力学过程的计

算分析，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Kushnir

等人[13]通过建立 CAES 硐库的热力学控制方程，推

导了气体温度和压力变化的解析解。Xia 等人[14]在

Kushnir 等人[13]的解析解基础上，假设空气密度采

用某一阶段的平均密度，并且围岩温度保持不变，

提出了硐内空气温度和压力计算的简化解析解。

Zhou 等人[15]同样基于 Kushnir 等人[13]的解析解，改

进了气体状态方程，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迭代求解硐

内气体温度与压强的方法。蒋中明等[16-17]在 Kushnir

等人[13]所提出控制方程的基础上，采用差分方法求

解了压缩空气的温度和压力变化过程，并考虑了空

气压缩因子变化影响下储气库的热力学变化[18]。尽

管上述这些求解方法可以通过调整一些热物理参

数进行历史拟合，并能很好地匹配现场温度和压力

（如德国 Huntorf 压气储能电站的运营参数），但对

于大规模 CAES 储能硐室来说，解析解这种硐内均

匀温度的假设仍然可能导致较大误差。蒋中明等[19]

开展的平江 CAES 地下储气试验硐中，硐室内温度

分布场即呈现了显著的不均匀性。 

AbuAisha 和Rouabhi[20]曾对硐库内热力学空间

变化均匀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们提出可以通过完整

的模拟方法即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 fluid 

dynamics，CFD）来模拟 CAES 硐库内空气流动   

与温度变化的规律。高建强等[21]以 Fluent 数值模拟

为研究方法，研究了 CAES 地上钢制储气室外壁面

的整体温度分布及内部工质温度。Prado 等人[22]分别

采用一维解析模型和三维CFD模型对A-CAES硐库

的热力学行为进行了计算，认为三维 CFD 模型可以

分析整个区域的热力学响应分布，更具有优势。 

综上所述，相比理论解析方法 CFD 模型可以更

真实地反映 CAES 硐室内部温度分布情况。目前，

从热力学角度关注人工内衬硬岩硐室型式的相关

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基于 CFD 计算方法，对

CAES 硐室充气加压（特别是首次充气）过程进行

了模拟，研究了硐室不同长径比和充气管道直径对

硐内气体及内衬材料温升的影响，并针对硐内气体

局部高温现象提出了控制措施。 

1 模型及数值求解 

在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室充气加压过程中，硐

室内部的温升主要受到 2 个显著的热力学因素的影

响。一个是所注入空气在硐室内的压缩从而产生大

量的热，其对整体温升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另一个

是一部分入射空气的动能转化为热能。与此同时，

硐室内气体与内衬之间的热对流以及内衬间的热

传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充气加压过程中的温

升。考虑到地下硐室充气加压过程中的复杂性，对

将要建立的 CFD 模型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假设。 

1）在首次充气加压前，考虑到硐室与周围环

境有充分的热交换，故认为硐室内部温度与周围环

境温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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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密封层钢板，混凝土衬砌及围岩均视为

各向同性进行传热，且具有恒定的热导率、比热容

及密度等性质。 

3）在实际充注的过程中，从压缩机注入的空

气需要经过复杂的阀件和输送管路才能注入硐室

中。考虑到充气管道内气体速度较高，此次研究忽

略管路设备与空气间的能量交换，假设空气直接从

硐室入口处充入，确保对空气的入口条件达到可

控。在此基础上，认为充气过程中入口气体的温度

和速率均为常数，保持不变。 

4）模拟中所有固体材料均为刚性材料，无机

械变形，硐库的体积保持不变。 

5）采用二维轴对称结构对地下硐库充气过程

进行模拟，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缩短计算时间。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建立了考虑湍流、传热

和真实空气特性的 CAES 地下硐库充气加压 CFD

模型。 

1.1 控制方程 

在利用 CFD 求解该模型过程中，应用雷诺平均

技术，具体的控制方程如下。 

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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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 为密度；t 为时间；u 为速度张量；x 为距

离；下标 i=1,2,3 分别表示 x、y、z 方向。 

在惯性坐标系下，由动量守恒定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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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为压力；下标 j 和 l 与 i 的含义相同；μ 为

动力黏度，上标“'”表示湍流脉动分量与雷诺时均

分量； ' 'i ju u 项为雷诺应力，表示湍流的影响。 

为了封闭方程，必须对额外的雷诺应力进行模

拟，在 CFD 计算中，选择合适的湍流模型是获得准

确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发现，对于可压缩的

瞬态湍流气体射流，在标准 k- 模型的基础上，当

经验常数从 1.44 变化到 1.52 时，射流铺展率的过

度预测减小，渗透率对动量、密度等变量的依赖性

更加准确[23]。 

湍流动能 k 及其耗散率 由输运方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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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K表示由于平均速度梯度产生的湍流动能；

YM 为可压缩湍流中波动膨胀对总耗散率的贡献；

Mt为湍流马赫数；c 为声速；μt为湍流黏度； 1C  、

2C  和C 为定值，分别为 1.52、1.92、0.09。 

1.2 数值求解 

采用 CFD 模型针对 CAES 地下硐库的几何结

构进行划分，分为填充高压气体的流体域和由钢

板、混凝土衬砌、围岩组成的固体域 2 个主要区域，

具体示意如图 1 所示。其中，d0 表示充气管道的直

径，Di表示储气硐室直径，Li表示硐室圆柱体部分

长度，L 表示硐室总长度，H1、H2、H3分别表示钢

板、混凝土衬砌和围岩厚度。 

 

图 1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库几何结构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geometric structure of the 

underground caverns for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本文旨在研究地下储气硐库不同长径比和不

同充气管道直径尺寸对硐库热力学特性的影响：对

于不同长径比，在保持硐室内部体积不变的条件下

修改 Li 与 Di 的比值；对于不同充气管道尺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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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它尺寸不变，修改管道直径值，不同的几何尺

寸组合见表 1。表 1 不同型式硐室模型中 H1、H2、

H3数值均保持恒定，分别为 20、500、500 mm。考

虑到混凝土衬砌热传导系数很低，隔热性良好，因

此将几何模型中围岩边界设置为 500 mm，观察围

岩的温度变化情况。 

表 1 地下硐库几何参数 

Tab.1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underground cavern 

类型 d0/m Li/m L/m Di/m 长径比 Li:Di 

A 1.0 18 40 20 0.9 

B 1.0 39 57 16 2.4 

C 1.0 55 71 14 3.9 

D 1.0 80 94 12 6.7 

D1 0.6 80 94 12 6.7 

D2 1.5 80 94 12 6.7 

D3 2.0 80 94 12 6.7 

E 1.0 120 132 10 12.0 

F 1.0 150 161 9 16.7 

 

由于充气过程中射流较为强劲，硐室充气口处

存在显著的温度梯度，故在硐室充气入口处采用结

构化网格进行划分，并进行了精细化处理；其余流

体区域和固体区域采用非结构化网格。以硐库 A 为

例，网格划分示意如图 2 所示。为了最小化数值结

果误差，同样以硐库 A 为例，对模型所划分的网格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2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库网格划分示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mesh generation for the 

underground caverns for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图 3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库网格无关性验证 

Fig.3 Verification of grid independence of the underground 

caverns for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分别采用网格数 16 171、21 859、39 536、51 472 

4 种不同的网格密度计算硐库 A 首次充气加压过程

的平均温度曲线变化，以此来分析网格数量的影

响。由图 3 可见，当网格数为 16 171 与 21 859 时，

数值结果还在波动，而采用 39 536 与 59 706 网格

数时计算结果几乎重合，硐内温度变化几乎相同。

为了节约计算成本与减小计算时间，本文 A 硐库数

值模型均采用 39 536 网格数进行计算。对于其他类

型的硐库，其硐库的体积与 A 硐库相同，故在网格

划分时采用与 A 硐库相同的网格密度。 

本文通过 Fluent 数值仿真软件进行 CFD 计算，

选择基于压力的求解器，内衬的气体侧壁面采用无

滑移边界条件，并利用 PISO 算法进行压力和速度

的耦合计算。动量方程、能量方程、湍流动能和湍

流耗散率方程的对流项均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进行

空间离散，并利用隐式求解器计算内衬与空气之间

的瞬态流动与传热。为了更准确的描述充气加压过

程，本研究选用了基于 Redlich-Kwong 的真实气体

模型。该模型在描述真实气体流动方面相较于理想

气体或一些常用的状态方程准确性更高。模拟案例

中 CAES 地下硐室充气前初始压力为标准大气压

（101 325 Pa），硐室内初始温度与周围环境初始温

度相同为 293.5 K，充入气体的温度为 313.5 K，充

气过程中充气速率保持恒定为 80 kg/s。模拟计算使

用的相关材料参数见表 2。硐室内高压气体与内衬

壁面之间的对流换热系数取决于局部气体流动条

件。围岩外边界设置为恒温边界，且与围岩初始温

度相同。 

表 2 计算模型参数 

Tab.2 Parameters used in calculation 

材料 密度/(kg·m–3) 比热/(J·kg–1·K–1) 导热系数/(W·m–1·K–1) 

钢板 7 800 500 45.0 

衬砌 2 500 837 1.4 

围岩 2 700 1 000 3.5 

2 模拟结果与讨论 

2.1 长径比 

为了研究不同长径比对压缩空气储能硐库充

气加压过程中热力学特性的影响，本文在保证硐库

体积及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设置了 6 种不同长径

比下的硐型参数。其中，A、B 2 种硐型可代表大罐

式硐库，C、D、E、F 4 种硐型可代表隧道式硐库。

不同长径比的硐库在经过 3.5 h 充气后，内部压力

达到了 12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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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型式硐室充气加压过程中硐内气体平均

温度及最高温度温升曲线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以

观察到，气体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均与时间呈对数

关系，其数值在充气开始后短时间内迅速升高，然

后上升缓慢。对于不同长径比的硐室，相同充气时

间后其平均温度基本随长径比的增大而增大；最高

温度也基本随长径比的增大而增大。A、B 型硐室

内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差异不大；而 C、D、E、F

型，硐室内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有很大差异，特别

是 D、E、F 型，最高温度均超过了 700 K，远远大

于平均温度，出现了极高温的现象。 

 

 

图 4 硐室内气体温度变化 

Fig.4 Temperature changes of the gas in the carven 

为探明这种巨大差异出现的原因，分析了充气

结束后不同类型硐室的温度分布云图如图 5 所示。

通过对比发现：在 A、B 2 种类型硐室中，硐内温

度分布较为均匀，2 种类型硐室最高温度的分布区

域主要集中在离硐室充气口较近的前端区域；而 C、

D、E、F 型硐室温度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

从硐室气体入口处温度沿轴向逐渐升高，最高温度

分布区域均集中在硐室的尾端。说明硐内气体平均

温度和最高温度相差过大的原因是硐内温度分布

出现了明显不均匀。 

 

 

 

 

 

 

图 5 硐室内温度分布云图 

Fig.5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arven 

硐室内温度分布的不均匀性主要受空气流动

影响，总结以上计算结果，仅从平均温度的角度出

发无法真实全面的描述硐室内气体热力学特性的

影响，局部的高温区对内衬材料及硐库稳定性都会

造成很大威胁。选择合适的硐室长径比对有效控制

温升和分布非常重要。在硐型选择方面，当长径比

较小时即大罐式硐库，在充气过程中有利于硐内气

体温度分布均匀，可以避免出现局部极高温的现

象。而当长径比较大时即隧道式硐库，在充气过程

中会出现局部极高温现象。 

图 6 展示了充气加压过程中钢板、混凝土衬砌

及围岩温度的变化。对比可见，钢板作为第一层内

衬材料，且由于其具有较高的导热系数，在硐室加

压升温过程中平均温度最高温升达到了 60 K。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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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混凝土衬砌导热系数较低，其加压过程中平

均温度最高温升仅 8 K。值得注意的是，围岩在此

过程中平均温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表明混凝土

衬砌低导热系数的特点为围岩隔绝了热量，起到隔

热作用。 

 

 

 

图 6 内衬材料及围岩温度变化 

Fig.6 Temperature changes of the lining material and 

surrounding rock 

图 6a)中硐室不同长径比也会对钢板平均温度的

变化产生显著影响。钢板平均温度随长径比的增加而

减小，平均温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30 K。有研

究表明，循环气流和高速入射气流的混合将促进对

流对外壁传热的影响，有利于向壁面传递更多的热

量[24]。在长径比较小的情况下，硐内温度分布较均

匀，说明硐室内部形成了循环流，该内部循环流与

充气管道注入的高速气流混合，有效促进了硐室内

气流向外壁传递热量。钢板吸收相对较高的热量，

导致温度上升显著。而对于长径比较大的硐库，充

气时较多的热量积聚在硐库尾端，导致注入的高速

气流无法与循环流快速混合，向硐库外壁的传热效

果有限。 

2.2 入口直径 

为研究入口直径的影响，按照当前压缩空气储

能硐库充气管道的设计标准，设置了 0.6 m（D1）、

1.0 m（D）、1.5 m（D 2）、2.0 m（D 3）4 种充气管

道入口直径尺寸，以此来探究入口直径对硐内气体

热力学特性的影响。采用 80 kg/s 的充气速率充气

3.5 h，结束后硐室内气体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7 所示。 

  

 

图 7 硐室内气体温度变化 

Fig.7 Temperature changes of the gas in the carven 

对比图 7a)和图 7b)硐室平均温度及最高温度变

化发现，较小的入口直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硐

室内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当入口直径从 2.0 m 缩小

至 0.6 m，硐室内气体的平均温度下降了 28 K，最高

温度下降了 123 K。其原因是在相同充气质量流速的

情况下，入口直径小的硐室比入口直径大的硐室入

口横截面积小，充进气体的初始速度比入口直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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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硐室大。对于高速气流来说，气体的流速越大，

向壁面的传热效果越好，故入口直径小的硐室比入

口直径大的硐室硐内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低。这一

现象在图 8 钢板平均温度的变化中到了验证，钢板

平均温度随着入口直径的增大而呈现下降趋势。 

 

图 8 钢板温度变化 

Fig.8 Temperature changes of the steel 

上述结论指出，充气管道入口直径较小有助于

控制硐室内气体温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硐库

内气体的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然而，较小直径的

充气管道会产生更高流速的气流，持续高流速的气

流容易对输气管道造成损坏。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也需要综合考虑工程情况，选择合适的充气管道入

口直径。 

3 硐型改进及温控措施 

当硐室的长径比较大时即目前工程上常选择

隧道式硐库，在充气加压过程中会在硐室尾端产生

极高温区，降低充气管道的入口直径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最高温度，但未从根本上解决局部极高温。

蒋中明等[25]针对隧道式储气硐库提出延长充气时间

对储气库的温控效果较差，而增加充气管道数量可

以使硐库内温度分布更加均匀，从而避免出现局部

最高温。推测隧道式硐库出现极高温区主要是由于

部分入射气体速度在硐库尾端降为 0，气体无法流

通，形成闷顶效应所导致，建议采用环形隧道式硐

型设计，以确保气体在硐库内保持持续流动状态。 

采用上文假设中的 1）、3）、4）以及控制方程

与边界条件，建立三维环形隧道式储气硐库，充气

管道位于硐室中央。考虑到三维模型流体计算量巨

大，本次建模只考虑由高压气体填充的流体域，壁

面设置为绝热边界，旨在观察硐室内气体温度分布

情况。环形隧道式储气硐库容积与第 2 节中所建硐

库模型一致，其几何参数如图 9 所示。 

 

图 9 环形隧道式储气库几何参数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circular underground air storage caverns 

同样以 80 kg/s 的充气速率，保持恒定向硐内充

气 3.5 h，所得硐内温度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观

察最高温度与平均温度的变化曲线，发现最高温度

的最大值超过 800 K，仍远大于平均温度的最大值，

说明硐室内部依旧出现了局部极高温现象。环形隧

道式硐库温度分布云图如图 11 所示。由图 11 可见，

硐室在充气管道对面一侧中间区域出现了极高温

区。这是由于充气管道中的气流进入硐室后分成两

股气流，分别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沿着硐室形状的轨

迹流动，最终在充气管道对面一侧中间区域相遇。

这说明两股气流相向相遇后，也会在硐室内产生局

部极高温区。若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硐室内部

还需保证单向气流沿环向流动。 

 

图 10 环形隧道式硐库温度变化对比 

Fig.10 Changes of temperature variation in the  

circular carven 

 

图 11 环形隧道式硐库温度分布云图 

Fig.11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ircular carven 

原充气管道与硐室直接连通，若要在环形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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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硐库中实现单向气流，充气管道需延伸到硐室内

部。本文针对储气硐库充气管道设计进行改进，改

进前后硐室充气管道布置如图 12 所示。从图 12 可

见，改进后的充气管道比改进前向硐室内部延伸出

了一段弯管，可控制充入气流的方向。 

 

图 12 环形隧道式储气库充气管道布置改进示意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improved layout for inflation 

pipelines in circular underground carvens 

以相同的充气条件对改进后环形跑道式硐库

进行充气加压，所得温度变化曲线如图 13 所示。 

 

图 13 改进后环形隧道式硐库温度变化对比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variation change 

in the circular carven after improvement 

从图 13 可见，改进后硐内的最高温度与平均

温度相差很小，仅为 7 K。为进一步验证温度分   

布的均匀性，导出充气结束后硐室温度分布云图如

图 14 所示。 

 

图 14 改进后环形隧道式硐库温度分布云图 

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ircular carven after improvement 

从图 14 可见，整个环形隧道式硐室温度分布

十分均匀。进而导出硐室速度矢量分布如图 15 所

示。由图 15 可见，硐内气流都在以同一个方向绕

环形硐室流动，在硐室内部形成了闭合的环向气

流，达到了预期设想。 

 

图 15 改进后环形隧道式硐库速度矢量 

Fig.15 Schematic diagram of velocity vector in the circular 

carven after improvement 

目前，工程上多采用隧道式硐库，若要对目前

已在施工建设的隧道式硐库提出改进，可以将硐型

改为环四边形，充气管道采用上文改进后的管道设

计。本文同样采用与上述环形隧道式硐库相同的条

件对环四边形硐库进行充气加压模拟，得到硐库充

气结束后温度分布如图 16 所示。由图 16 可见，环

四边形硐库的设计整体上仍可以使硐内温度分布

均匀化，不过受四边形硐型的影响，温度分布均匀

性略逊于环形跑道式硐库，但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普通隧道式硐库局部极高温的现象。 

 

图 16 改进后环四边形硐库温度分布云图 

Fig.16 Schematic diagram of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circular quadirlateral carven after improvement 

4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考虑湍流、传热和真实空气特

性的 CFD 模型，以模拟压缩空气储能地下硐库首次

充气加压的过程；并通过该模型对地下硐室不同的

长径比和充气管道入口直径进行了数值研究。 

1）不同的长径比对硐内气体温度变化影响较

大，平均温度和最高温度基本随着长径比的增加而

增加。当长径比较小时，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的差

值不大，并且此时硐室内温度分布较为均匀；当长

径比超过 3.9 时，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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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温度会出现极值，超过 700 K，硐室内温度分

布出现分层现象，在硐室尾端出现极高温区。 

2）钢板在硐室充气加压升温的过程中承受了较

大的热量，温升最高达到了 60 K，混凝土衬砌温度

变化很小，而围岩几乎不受硐内温变的影响。这一

结论可以为后续CAES 硐库衬砌围岩的热力耦合计

算提供参考。 

3）硐室在充气的过程中，适当减小充气管道的

入口直径可以降低硐室内的温度，促进硐内热量向

外传递。 

4）为解决硐库内部极高温区（闷顶效应）现

象，本文提出了环形隧道式硐型，并改进了传统的

充气管道的布置方式，使硐室内温度实现均匀分

布。该硐型和管道布置方式可为后续工程设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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